唐詩的時空對比交錯

曾澍基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六日

小時候，家長鼓勵我讀唐詩三百首，我卻對那些山水畫插圖更有與趣。長大後，偏好反過來，開始感受到中文意象的神奇力量。

現代電影常用蒙太奇，時空擴縮交錯，達致某些藝術效果。其實唐詩早已有之；但境界差落頗大。純粹個人主觀，我最欣賞其中四首七絕。

王昌齡的出塞：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；可算是最遼闊、跨世紀的時空濃縮。而崔護的題都城南莊另具特殊感性：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；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一年對幾百年，軍人比美女，高下不易判斷。

李商隱的夜雨寄北，我認為境界更上層樓：君問歸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漲秋池；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？比起上兩首，義山加入了未來時空的不確定，和現在對未來的動感，變成開放式的蒙太奇。

不過，令我最觸動的還是陳陶的：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(隴西行)。時間同一，空間斷絕往來之可能(等如封閉起來讓賽)，但又通過幻想達成無望的時空交錯，毋須壯言悲語，悵惘之情竟已至深。

